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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的文学创作生旅伴随着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活动而开启，他的文学理念及

文学创作深受现代派影响。白先勇的文学作品惯用象征、意识流以及畸变等艺术手法，同时植根于中国

传统文化基因，东、西方文化的交汇更是白先勇文学的显著标识。现代派艺术手法附着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积淀之上，这使得白先勇文学世界兼具了民族性与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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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Bai Xianyong’s literary career began with the activity of translat-
ing and introducing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His literary ideas and literary creation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modernism. Bai Xianyong’s literary works are good at using symbolism,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metamorphosis, and are rooted in the gen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istinctive symbol of Bai Xianyong’s literature is the converg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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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s. Modernist artistic techniques are attached to the accumu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makes Bai Xianyong’s literary world both national and cosmopol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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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白先勇于一九五八年带着他的第一篇小说作品《金大奶奶》登上了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1的平

台，从此掀开了他小说创作的帷幕。20 世纪 60 年代初，白先勇与欧阳子等作家一起创办了杂志《现代

文学》2，目的是在译介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文学作品的同时探索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并且在中国台湾提

倡现代文学。 
白先勇经经由了从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到紧扣时代背景、关注人物生存困境，再到将西方现代

派小说技巧和中国传统文化交织融合的文学创作历程。尤其是在小说集《台北人》中，白先勇带着怀古

的韵调展示了一群在新、旧世界中纠缠的人物，也表现出时空流转、物是人非、命运跌宕而不可抵抗的

沧桑之感。 

2. 以可感的与意会的象征手法矛刺众生困境 

白先勇的《台北人》由十四个篇幅独立而内容又紧密联系的短篇小说组成，《台北人》中的人物几

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描绘出广阔纷杂的众生相。美国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亚瑟·西蒙斯说，象征是“形

式对思想，有形对无形的一切约定俗成的表现”[1]。象征手法作为西方现代派小说的重要技法，用日常

所见的，具体可感的事物去表达难以言说的、只能朦胧会意的某些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 
首先，“台北人”的称呼似乎明确但又深藏暗示，这些主人公虽居于台北，然而却是从各个地方流

落而来，有上海的精致名媛，有南京的军人家属，还有戏台上的名角或底层的舞女，甚至有桂林来的米

粉店家。“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每个人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并且斩不断的往事”[2] (p. 316)。
“台北人”作为一个统一的称谓象征着非具体的意味——书的扉页上是刘禹锡的诗歌《乌衣巷》：“朱

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如白先勇所说的：“我用这

首诗做题词，已替这本书定了个调子”[3]。作品的底调就是时光一去不复返，一切事物尽在变化中，那

忧患重重中流落四方的人群，也不过终将被时间埋没。 
《永远的尹雪艳》作为小说集的第一篇，小说的开头就直接点出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的

主题。“尹雪艳总也不老”“尹雪艳着实迷人”“尹雪艳着实有着压场的本领”，这样一个“万年青”

式的女子同时也被赋予了“煞星”的形象。从开始时她依傍的洪处长生意没落倾家荡产，到徐壮图与她

交往数日后在工作时惨遭杀害。“尹雪艳站在一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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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4]150作为

小说集的开场人物，尹雪艳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同时又作为一个符号，象征着旧世界的繁华和新世

界当前的荒芜，暗示旧世界坍塌后人们在新世界中难以自处的生存困境：一方面忘不了过去的回忆，带

着旧的身份，维护着过去的尊严和脸面；“尹雪艳”作为带有符号意味的人物，像一个旧世界的“幽灵”

一般萦绕在迷失身份的人群身边，给予他们在新世界生存的精神寄托。 
“意象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带着聚集起来的一切力量，驱动我们的情感和理念。由于微妙的联想

和无穷无尽的含义，使原本平淡的事物具有巨大的艺术力量。”[5]“牌”和“戏”作为两种具体的意象

在很多篇目中都出现过。麻将在中国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意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中，“牌”出现在《一

把青》中飞行员家属院的桌面上，也出现在尹雪艳公馆里无数的社交场中。麻将作为带有中国标识的物

件，代表着与过去未曾完全分离，同时，麻将又是一个运气与谋略都不可缺才能赢得的游戏，运气蕴含

着命运的不可捉摸，难以把握，正如这些迷茫的“台北人”一样，从掌握牌局的人变为了桌上的牌，他

们必定被一种力量操控着。“戏”更是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彰显着白先勇先生本身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尤其是传统戏曲的深入涉猎。《游园惊梦》中一文中，从小说题目就能看出和传统戏曲的选用，主人公

钱夫人是唱戏为生的名伶，而“游园惊梦”一出恰恰是她的拿手选段，而她的命运也犹如梦中的杜丽娘

一般“迷失”，这一出戏无论是从出处还是具体的唱词来看，都饱含着美人迟暮，世事难料的哀叹。 
“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隐藏着一种‘万事皆空’的传

统思想。”[2] (p. 337)“牌”和“戏”也并不是作者随意选取的物象，人物、物件、场景在作品中都成为

带着特定的使命，象征着众生迷茫又充满重复的生存困境，也象征着众生依然沉湎于传统文化基因的“旧

世界”寻找心灵寄托的漫漫长路中。 

3. 在意识流的时空中写尽汹涌的情感 

“在意识里面没有任何可以连结在一起的东西——意识是一直流动着的，因此用河流或者流水作为

比喻来形容意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6]。意识流达出“宣泄”和“流淌”的水流一般的特征，因此在作

者想要直接抒发感情或者是通过心理活动展现人物性格时都经常被采用。意识流作为能够直接表达人物

内心活动的手段出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最常见的手法是内心独白。作家常常通过描写书本中人物内心

深处的心理活动，来表现人物或是作家借人物之口袒露出的真挚的情感。白先勇在小说中经常采用内叙

事视角展现空间，这既可显露人物所处的真实空间，又可折射人物内在意识，最终实现环境和心境相互

交织的效果。 
从《台北人》合集中《游园惊梦》《花桥荣记》《秋思》等一系列篇章中可以看到，白先勇经常运

用内心独白这样的现代主义小说表现手法，构建出人物视角展现的一片故事空间，在这空间中有真实的，

也有想象的，用来传达出人物内心纷乱复杂的真实世界，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如同陷入“迷狂”一般

的表达效果。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以女主人公“金大班”的意识流动贯穿构成整篇文章，用大

段大段意识流的描写串联金大班过去几十年作为歌女的生活和现在主人公正置身的最后一场舞会。第一

部分从主人公在化妆间意识的流动，引出了过去的她作为“玉观音金兆丽”叱咤舞池的场景——她在情

场中的成功和失望，令她心爱或失望的男人都在她的脑海里交叠。第二部分先是从对朱凤的责骂想到过

去的自己，进而从在舞池中遇到的年轻男孩想到曾经的真爱月如。全篇意识如瀑布一般倾泻，大段大段

的文字交代出“金大班”最后一晚的焦灼与心酸，记忆的洪流汹涌浓缩在现在的点点滴滴中，使金兆丽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这个短暂舞女生涯的夜晚展现出了动人心弦的魅力。 
《游园惊梦》一篇更可谓将意识流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粹融合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篇

小说中，白先勇采用了大段大段意识流的描写。这篇文章从钱夫人的视角开始叙述，建构出一片独立的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4052


张沁凡 
 

 

DOI: 10.12677/wls.2023.114052 298 世界文学研究 
 

“故事空间”，整体围绕聚会看戏这一事件展开，其中穿插了与诸多旁人的对话以及往昔的回忆。“昆

曲是非常美的音乐，我想用意识流的手法把时空打乱，再配合音乐上的重复节奏，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3]对昆曲特征的深刻把握使得白先勇选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叙述时，游刃有余地将小说和昆曲《牡丹亭》

紧密联系：《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唱词内容正映射出小说女主人公过去经历——蓝田玉原是南京的昆曲

名伶，嫁给一个年纪可以做她父亲还要多的将军后变成尊贵的“钱夫人”，在将军过世并辗转多地之后，

她自己的身份也下降了许多，与从前身份相当甚至是从来比不上她的旧友在一起，反而映衬出她如今的

不得意。意识流手法和《牡丹亭》的唱词交叉穿插在叙述当中，文中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

付与断井颓垣”原本是杜丽娘渴望真挚爱情的独白，此时投射在钱夫人的心中，则是过去“姹紫嫣红”

与当前“断井颓垣”景象的流转。伴随着蒋碧月的敬酒和揶揄，程参谋的好奇打探和邀请，月月红十七

的劝酒与试探——呈现在钱夫人眼前的却是过去师傅给她伴奏讲戏的场景，是师娘为她做的占卜和劝解，

还有丈夫钱鹏志将死之时的宽慰和嘱咐……一连串错综的景象交织在一起，意识流叠合昆曲并行，营造

出现代与古典并存的叙事时空。 
白先勇对意识流技巧的运用在表达小说文本的主题、传达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

用。与此同时，由小说人物视角的不断转换，将不同时间段的故事背景通过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空间展

现出来，无论是人物经历的过去和现在，还是“现在”与《牡丹亭》的唱词交叠与重合，都将小说情节

涉及的故事时序淡化，呈现出独立的、空间中写时间的时空特征，在这由现代派艺术手法与中国传统文

化戏曲形式相结合而营造出的时空中，让人物尽情地倾泻情感，吐露真心，读者亦将直观地、身临其境

一般看到人物的生平经历和汹涌情感。 

4. 以变形的镜头凸显“畸人”的生存状态 

“人们被许许多多个绳索连接，一旦某个人身上的绳索松了，那他就会悬浮在空中；如果绳子断了，

那他就会从空中跌落下去。”[7]卡夫卡曾这样说明现代人生活的变形，但是白先勇小说中人物的“畸变”

并不是全如《变形记》中在物质外观层面的变形，更多的是因生存环境的前后变化和巨大的生存落差导

致的心灵和性格的变异。“白先勇有意塑造了一群都市生活中的‘畸人’形象，他们一边否认现实，力

图从现实中脱离出来，一边又拼命地想融入现实。”[8]《台北人》中的“台北人”具有两层身份，首先

是“故乡的自己”，然而历经世事变迁后迁居到台北便拥有了一个“台北人”的新身份。如果说“绳索”

是人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环境，那么这一批“台北人”都或自愿或被迫地扯断自己过去的“绳索”，从而

在新世界织出新的关系网，从而保证自己不被“消灭”，这个被迫与过去分离，强行融入新环境的过程

造成强烈的冲突，过去和现在的事物和人的重叠，让这一群流离的“台北人”生活在重重矛盾之中。 
小说《花桥荣记》以台北米粉店老板娘的视角展开，以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又不失人情地展现出常客

卢先生的“畸变”。常来吃米粉的卢先生和老板娘来自同一个故乡，“卢先生是个瘦条个子，高高的，

背有点佝，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4]191他本是一个规

矩的读书人，也是桂林有名的大善人的后代，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老板娘心中暗暗许定的侄女婿。在老

板娘试图将侄女秀华介绍给卢先生做媒时，他却以在故乡有妻子而拒绝。妻子与自己的“已婚”身份是

卢先生处事底气和自尊来源，然而在为了这份底气积攒了多年积蓄后却发现进入了一场诈骗，关于家乡

妻子的信息都是假的，希望与坚持的破灭抽走了卢先生生存底气。继而老板娘又听人说卢先生和洗衣房

的女人在一起，再次被这个女人欺骗侮辱，最后变成了“疯子”，“畸变”的卢先生死去了。卢先生和

现实生活的连接的“锁链”是对道德的坚守和对未来的希望，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勤恳本分地生活，

然而在积蓄全被骗走，精神支柱破灭时，他精神世界崩塌、人格变形直至“疯癫”和毁灭。 
畸变的人格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有着多种形式，《那一片血样的杜鹃花》中，老实巴交的管家王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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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己暗恋的丽儿嫌弃并被女仆喜妹取笑成“大猩猩”后，在自我与他人的不断否定中变得暴戾且怪异，

最后自杀惨死；《孤恋花》中，苦命又隐忍的娟娟在遭受无数次性虐待后奋起反抗，如发狂一般以瘦弱

的身躯杀掉了侮辱她的恶人，像一只发了狂的“尖叫的野猫”。正直的读书人成为“疯子”，忠诚的好

人走向暴戾，隐忍的女孩变成恶魔……这些小人物、边缘人在巨大的冲突面前无法自洽，最终选择与世

界同归于尽。白先勇通过“畸变”塑造前后人格具有强大反差的人物，最终走向的是对流散的、迷茫的

底层“台北人”异化的现象的揭示。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展现出人格的对立面，被一种外在的、异己的不可控的

力量驱使行动。作家以变形的镜头凸显着“畸变”人物的生存状态，作品直指动荡的现实局势破坏了美

好的人性。白先勇用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困境揭示出真实生活中蕴含的荒谬性，也用不同人物“畸变”的

人格传递出浓郁的悲剧意味。 

5. 结语 

西方现代主义是在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历思想危机时出现充满反叛性、创新性的思潮，以“反传统、

反文化”为特征，关注重点在于人的真实生存状况。白先勇认为中国台湾文学作品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

的碰撞，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和一部分作家试图寻求创新的共同结果。“其小说中的‘回归’意识与

合湾社会的整体发展流向是不可分离而论的，小说中写到的人物大都经受着不同文化碰撞带来的冲击，

同时也具有双重经验滋生的双重视城，而最终显现出对自己原有文化的回归。”[9]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内

容上并不全盘搬用西方现代派形式与技巧，而是用巧妙的艺术构思让自己的作品体现出非常浓厚的中国

古典文化传统韵味。他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他将西方现代派手法和中

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以及自身所特有的丰富人生体验交织在一起，他的作品中有着西方现代派的笔

法技巧，更有着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至情与至真。正如白先勇自述“作家的写作目的也并不是为了全

然‘复古’，而是为了在现代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努力找寻过去与现在，创新和传统之间相对的平衡点。”

[9]白先勇在创作过程中始终置身于现代和传统之间，他用现代的眼光审视旧世界中的人物，挖掘出人性

的深度，他还以现代手法结合传统文化基因行走于文学世界，带着旧的视角去观察新世界，又以反思的

态度来重塑旧世界。 
总之，在中国文学于世界文学之林处于微弱甚至有一些劣势状态之时，白先勇率先带着故土的文化

记忆和新的人生起点来观察、用崭新的视野体味异域的文化思潮，广泛又细致地观察世界——大到沧海

桑田的社会变化，小到个人的心理活动。他更以传统结合现代为手段来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开创出新颖

独特，但又拥有厚重文化内涵的文学技法，这确立了他在台湾当代文坛的地位，也为推进中国文学走向

更广阔的的世界文学天地拓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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